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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拉布达神山考略
旦增格桑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英藏敦煌藏文写卷记载，藏拉布达为古代日喀则藏续吞巴部落的保护神山。受地名音近、文献讹误及缺乏实地调研

影响，学界长期混淆其地望，或将其等同于藏拉秋悟神山，或勘定为普勒雪山，错误界定了藏续吞巴部落的活动范围。本文基于

2024年聂拉木县实地考察，结合文献比较学方法梳理藏文史料，证实藏拉布达与藏拉秋悟、普勒雪山分属不同体系，并无对应关

联。最终确认藏拉布达神山位于聂拉木县波绒乡、普日村一带，纠正了既往地理认知谬误，为进一步研究吐蕃早期部落文化格局

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藏拉布达；藏续吞巴；普勒雪山

DOI:10.12417/3041-0630.26.09.034

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前，高原处于小邦林立的分裂状

态。各部落以专属神山构建信仰体系，神山也是考证古代部落

地理的重要依据。敦煌藏文文献，尤其是《小邦邦伯家臣表》，

是研究吐蕃早期部落与神山的核心史料，学界前辈已完成基础

译释与梳理工作。因地名变迁、文献传抄有误，日喀则西部诸

多古神山位置难以考证，藏拉布达神山争议尤甚。学界历来观

点不一，或将其等同于江孜藏拉秋悟神山，或认定为拉孜普勒

雪山，致使权威地名典籍标注出错，误导了藏续吞巴部落的地

理研究。2024年夏季，笔者赴聂拉木县波绒乡普日村实地调研，

结合口述史料与祭祀遗址获取一手资料，同时依托敦煌藏文写

卷及多部藏文古籍，通过文献比对互证，明确了藏拉布达神山

的真实地理位置，厘清了学界长期存在的认知谬误。

1 核心史料：不同文献中的藏拉布达记载

藏拉布达神山的最早记载，出自英藏敦煌藏文古籍 IOL

Tibe J 734号写卷。该写卷是 1907年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藏经

洞带走的众多藏文文献之一，写卷为麻纸材质，高约 28厘米，

宽约 120厘米，保存状况良好，字迹清晰。根据写卷的字体与

内容判断，该写卷的抄写年代大约在公元 9世纪左右，也就是

吐蕃王朝的晚期。与法藏敦煌藏文文献 P.T.1286、P.T.1290等

写卷类似，IOL Tibe J 734号写卷的核心内容，正是吐蕃时期的

《小邦邦伯家臣表》。这类文献是吐蕃王朝建立初期，为了梳

理统一前各部落的谱系与地理而编纂的官方档案，其内容直接

来源于各部落的口头传说与早期的文字记录，避开了后世藏文

史籍中常见的附会与篡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该写卷中，

关于藏续吞巴部落与藏拉布达神山的记载，有着明确的原文记

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两个信息：第一，藏续吞

巴是一个独立的小邦，拥有自己的王与家臣；第二，这个小邦

的保护神山，名为藏拉布达。

除了敦煌文献之外，在后世的藏文史籍中，也有大量关于

藏拉布达神山的记载。根据 12世纪的藏文史籍《弟吴宗教源

流》的记载，藏拉布达是古代神山沃德贡杰的儿子。沃德贡杰

是藏族原始信仰中所有雪山神灵的父亲，他的各个儿子分别成

为了不同部落的保护神山。同样的记载也出现在 13世纪的苯

教文献《丹玛钦布传记》中，该文献详细记录了沃德贡杰的各

个儿子的名称与对应的神山。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不同文献中的

记载，笔者将相关信息整理为下表：

序号 山神名称 母亲名称 文献来源

1
藏拉布达

（གཙང་ལ་་་ུ་）

嘉巴萨曼塘

（བ་་བཟ་་མཐང་་ས）
《弟吴宗教源流》

2
藏拉布达

（གཙང་ལ་་་ུ་）

唐萨藏姆

（མང་ང་གཙང་་ཐ）
《丹玛钦布传记》

3
拉达列玛

（ལ་ུད་་་ལ་་མ）

库萨曼杰波

（ཀ་་ས་ྨན་མཐ）
《藏拉山神祭祀经》

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文献虽然在母亲的名称上略有差

异，但对于藏拉布达神山的名称，却有着完全一致的记载。这

说明，早在吐蕃时期，藏拉布达这个名称就已经固定下来，并

且在后世的文献中得到了完整的传承。不仅如此，在苯教文献

中，也提到了藏拉布达神山。该文献将藏拉布达称为“后藏藏

拉布达”，明确将其与其他地区的同名神山区分开来，这也进

一步证明了藏拉布达的位置应当在后藏的西部地区，也就是今

日喀则的西部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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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实之辨：藏拉布达与藏拉秋悟的区别

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藏语地名发音的相近性，部分学者

曾将“藏拉布达”与另一座著名神山“藏拉秋悟”相互混淆，

甚至认为二者是同一座神山的不同音译。受此影响，部分研究

将藏拉秋悟的位置，错误地安在了藏拉布达的头上，导致了地

理位置的误判。然而，通过对藏文文献的深入梳理，我们发现，

这两座神山其实是沃德贡杰的两个儿子，二者是兄弟关系，而

非同一座神山。根据《弟吴宗教源流》的记载，沃德贡杰与嘉

巴萨曼塘之间，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为藏拉布达，次子名为

藏拉秋悟。同样的记载也出现在《丹玛钦布传记》中，该文献

明确记载，沃德贡杰与唐萨藏姆之间，生有长子藏拉布达，次

子藏拉秋悟。这一记载清晰地表明，二者是两个独立的神灵，

对应着两座完全不同的神山。这一兄弟关系的记载，也得到了

敦煌文献的印证。在敦煌藏文文献 P.T.1060中，记载了“后藏

上部的藏拉秋悟”，而在 P.T.1285中，则记载了“后藏西部的

藏拉布达”。这说明，早在吐蕃时期，这两座神山就已经被明

确区分开来，藏拉秋悟位于后藏的上部，也就是年楚河流域的

江孜地区，而藏拉布达则位于后藏的西部，也就是聂拉木县的

边境地区。从地理位置来看，二者之间的直线距离超过了 200

公里。藏拉秋悟作为娘若部落的保护神山，其核心区域在年楚

河流域，也就是今日喀则市江孜县一带。而藏拉布达作为藏续

吞巴部落的保护神山，其核心区域则在喜马拉雅山脉北麓的聂

拉木县。两者之间相隔了定日县等多个区域，显然不可能是同

一座神山。其次，从名称的语义分析来看，二者的含义也完全

不同。“布达”在藏语中意为“爱子”，反映的是藏续吞巴部

落将神山视为保护自己的爱子的文化内涵。而“秋悟”在藏语

中则意为“回望”，这一名称来源于娘若部落的一个古老传说：

传说当年吐蕃王朝的军队征服娘若部落时，娘若的部落成员在

迁徙的过程中，回头望向自己的故乡神山，因此这座山被称为

“回望之山”，也就是藏拉秋悟。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名称语义，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文化传说

与历史记忆。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藏拉秋悟被描述为一座承

载着乡愁的神山，而藏拉布达则被描述为部落的守护爱子，这

两种完全独立的传说体系，也从侧面证明了它们是两座完全不

同的神山。此外，从祭祀传统来看，两座神山的祭祀日期也完

全不同。藏拉秋悟的祭祀日是藏历的五月十五，而藏拉布达的

祭祀日则是藏历的六月初十，二者在时间上并不重合，这也进

一步证明了它们是两座独立的神山。通过以上的文献比对，我

们可以明确得出结论：“藏拉布达”与“藏拉秋悟”是两座分

别隶属于不同古代部落、拥有不同文化传说、位于不同地理区

域的独立神山，二者是兄弟关系，而非同一座神山的不同音译，

不可混为一谈。

3 勘同质疑：藏拉布达与普勒雪山的误判辨析

排除藏拉秋悟神山与普勒雪山两种误判后，本文依据敦煌

文献线索，将藏续吞巴部落与藏拉布达神山的考察范围锁定于

日喀则西部聂拉木县、喜马拉雅北麓佩枯错周边区域。2024

年 7月，笔者赴聂拉木县波绒乡、普日村开展实地调研。波绒

乡地处聂拉木西北，平均海拔超 4500米，坐拥佩枯错湖泊与

广阔高山草原，是古代游牧部落适宜的活动区域。

本次调研通过走访当地民众与资深祭山师获取关键口述

资料。当地七十余岁的资深祭山师次仁旺堆证实，藏拉布达为

普日村及周边村落的专属保护神山，祭祀传统世代延续。当地

每年藏历六月初十会举行集体煨桑祭山仪式，村民以柏枝、酥

油、青稞酒祭祀神山、悬挂经幡，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兴旺。

世代传承的祭山歌，也佐证了该神山作为部落保护神的古老身

份，与敦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形成活态史料支撑。同时，笔

者在神山脚下发现古祭祀遗址，留存有古老石砌桑炉与经幡杆

基座。遗址木炭样本碳十四测年结果指向公元 8世纪，与吐蕃

时期敦煌文献的记载年代高度契合，证明此地吐蕃时期已形成

常态化的藏拉布达神山祭祀传统，且传承至今。综合文献记载、

民间口述与考古测年多重证据，可确定藏拉布达神山并非位于

拉孜县，其真实地望为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波绒乡与普日村

境内。

4 结论

通过对敦煌藏文古籍 IOL Tibe J 734的深入解读，结合文

献比较学的方法与实地考察的成果，本文系统梳理了藏拉布达

神山的地望问题。研究表明，藏拉布达作为古代藏续吞巴部落

的保护神山，与藏拉秋悟、普勒雪山均非同一座神山，其真实

地理位置位于聂拉木县的普日村与波绒乡境内。这一研究成

果，不仅澄清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混淆与误解，更为我们还原

吐蕃早期小邦的地理分布与文化格局提供了新的坐标。原来，

藏续吞巴这个古老的部落，其核心活动范围其实在聂拉木县的

波绒乡一带，已经深入到了喜马拉雅山脉的腹地，靠近今天的

中尼边境。这说明，在吐蕃统一之前，喜马拉雅山区的部落已

经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他们活跃在边境地区，与泥婆罗

等南亚国家有着密切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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